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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当前在德育领域，“对话”愈发受到重视。对话是教师与学生“相遇”并彼此理解、完善的过程，是一种德育资源，也是生成德育课程资源的一种载体，其人性化、敞开化和滋养美德的特性是道德教育亟需的。马丁·布伯对话哲学思想围绕关系本体论展开阐释，重视道德教育中“人”的地位，关注道德主体的生命意蕴，注重主体与世界的交融。它为德育课程资源开发的焦点、视角、结构、氛围提供了新的转向，也为德育资源生成场域的介入、即时德育课程资源的捕捉、潜在德育课程资源的挖掘、当下德育课程资源的体悟开辟了可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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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在德育领域，“对话”愈发受到重视。对话是教师与学生“相遇”并彼此理解、完善的过程，是一种德育资源，也是生成德育课程资源的一种载体，其人性化、敞开化和滋养美德的特性是道德教育亟需的。学术界关于对话的思想观点琳琅满目，例如狄尔泰的主体间性对话、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对话、哈贝马斯的交往式对话、弗莱雷的民主型对话、诺丁斯的关怀型对话等，均从不同视角阐述了对话的涵义及价值。从马丁·布伯的观点来看，对话不是一种单纯的教学模式或方法，而是一种融合主体价值观、道德观的哲学关系存在。审视布伯的对话哲学思想对德育课程资源开发的启发性价值，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布伯对话哲学思想关照下德育课程资源开发的合理性阐释
马丁·布伯是现代德国著名的宗教哲学家，“关系”是布伯哲学的本体。他改变了近代以来形成的“唯我论”的主体性哲学，从关系本体论来阐释其对话哲学对20世纪人类的精神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德育课程资源既指形成德育课程直接因素来源的素材性资源，也包括一切可供组织、开发和利用的有利于实现德育目标的条件性资源。”[1]从这个角度看，关注意义与生命的“我-你”对话与道德教育的意义危机、德育课程资源开发的本质诉求是契合的。这为以布伯对话哲学思想为关照背景开发德育课程资源提供了合理性解释。
重视道德教育中“人”的地位

布伯认为，人置身于“它”之世界与“你”之世界中，相对应的，便演绎着“我-它”人生与“我-你”人生。人筑居于“它”之世界是：“为了自我生存及需要，人必得把他周围的在者——其他人，生灵万物——都当作与‘我’相分离的对象，相对立的客体。”[2]P7人筑居于“你”之世界则指“其间与在者的‘你’相遇，此时，在者于我不复为与我相分离的对象。我不是为了满足我的任何需要，哪怕是最高尚的需要而与‘你’建立‘关系’”。[2]P7布伯认为，人筑居于“你”之世界中演绎的“我-你”人生才是真实的，才是符合“人”的发展需求的。里博尔指出“倘若要问某人‘什么是教育？’也就等于问他‘什么是人？’”[3]可见，教育是围绕“人”进行的，“人”是教育的原点。当前知性德育注重道德知识灌输，并将课程资源开发重点放在缺乏生命表征的客体化知识和抽象化概念上，其对“人”的遗忘是无法忽视的事实。这种将世界上一切存在物都当作为我所用的“它”来看待，并演绎“我-它”人生的行为，与道德教育唤醒人本真的诉求背道而驰。因此，学校德育工作者应本着“你”的态度来对待周围一切存在物，紧紧围绕“人”的生活去开发德育课程资源。
关注道德主体的生命意蕴

“泰初有关系”[2]P15。布伯指出，人处于关系的领域中才存在为人，才没有被僵死的概念固化。“我-它”关系中，个体对一切存在物的态度取决于自身“此时此地的需要，取决于他们的具体性凝、素质。”[2]P31这是一种对立而非交融的关系，个体在其中不能发现生命之意义。而在“我-你”关系中，“你”是不可与其他在者比较的绝对存在，“我”当以我的整个存在，我的全部生命和真本性来接近“你”，以实现“我”与“你”的相遇。道德教育是“直面人的生命、通过人的生命、为了人生命质量的提高而进行的社会实践活动，具有提升人的生命价值和创造人的精神生命的功能。”[4]现代学校德育以及德育资源的开发倾向于用统一的标准对学生进行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对道德主体的生命意蕴进行了遮蔽，与布伯“我-你”对话关系的精髓是相悖的。按照布伯的观点，人与人之间对话关系建立的前提就是把对方当做一个“真实的人”来看待，即使对方不是人，也要将其虚拟为人。这个看似简单的前提，实际上体现了对话参与者观念的转变，表现出其对他者作为生命存在的认同与尊重，对自己作为人的交流需求的认知，这本身就是一个自我超越、提升生命品质的过程。从这个角度看，其与德育课程资源开发的本质诉求是一致的。
（三）注重主体与世界的交融

 布伯认为，“上帝莅临人，其目的非是要人向往他，渴慕他，而是为了让人确信世界具有意义。”[2]P21因此，个体对“永恒之你”的皈依就是建立起对上帝的信仰，去相信世界是充满正义和爱心的，去尊重世界上每一个与你相遇的存在物。布伯指出，个体要超越只有“我”对“它”单向主动作用的“我-它”关系，与世界上的一切存在物建立双方相互作用的“我-你”关系，以更好的实现自身与世界的融合。这强调的是主体与周围在者的关系性。从课程资源开发的角度来看，很多德育工作者对德育课程资源的载体、形式缺乏正确认识，往往会割裂各种资源之间的相互关系。这要求德育工作者以开放的眼光，全面挖掘德育课程资源。在德育工作者在与周围一切存在物建立对话关系、彼此交融的过程中，他会走出自我，走向他人，实现自身发展需要。同时，德育工作者需要关注对话参与者之间的关系性、相互性。正如弗莱雷所说，“当一个人要阻止他人成为人时，他就不可能是真正的人。”[5]P36反之，成就自我人性不是主体自身能够单独完成的，需要在与他者的人际交流中共同完成，而且人与人之间是相互成就的，每个人都会对他者人性的完善做出一定贡献。这说明了人与周围在者建立关系的重要性。

二、布伯对话哲学思想关照下德育课程资源开发的新方向
按照布伯的观点，具体到德育领域，对话就是教师与学生灵魂“相遇”的过程，它以主体持续的话语投入为特征，并伴随着互动与反思，不仅会衍生出生命完满所需要的爱、认识、信任、创造等德性条件，而且其本身就是一种德育资源。这为德育课程资源的开发开辟了新的方向，对深入挖掘和完善德育课程资源具有重要的意义。
德育课程资源开发的焦点由客体到主体转变

德育课程资源开发焦点即德育工作者挖掘德育资源时的着眼点。很多德育工作者本着“为我所用”的态度将周围一切存在物当做“它”看待，仅仅着眼于学生的文本教材、学科知识等客体。这与道德教育滋养人性的本质是相悖的。布伯指出，只有“我-你”人生才是真实的，符合人性发展需求的。正如，弗洛姆所说，“与他人联合在一起，与他人相关连的需要，是人的迫切需要。”[6]人是群体性、交流性的动物，需要共同行动才能共生共长。通过“我”与“你”的动态“相遇”，对话参与者在相互分享彼此的所思、所想、所感的同时，学会了思考、接纳、理解，让彼此发展成为一个更完整的“人”。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教育绝非单纯的文化传递，教育之为教育，正因它是对一个人人格心灵的“唤醒”，这是教育的核心所在”。[7]P73 对话就是这样一种活动，即一个自身富有人性的和使人富有人性的过程。结合布伯对话哲学思想的本质意蕴，具体到德育领域，教师与学生作为对话的参与主体，应该是德育课程资源开发的焦点所在。

德育课程资源开发的视角由单一到多元转变

德育课程资源开发视角，即德育工作者挖掘德育资源时看问题的角度以及自我观点的延伸。以单一的视角开发德育课程资源，不利于资源的再生、创生以及灵活运用，这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德育的实效性。“我们之所以进入对话，主要地是为了我们能学习、改变和成长，而不是为了我们能够迫使其他人改变。”[8]教师需与学生建立“我—你”对话关系的过程中，一方面，随着接触的深入，作为对话参与者的师生会逐渐敞开自我，放空心灵，去接纳周围的一切，不问对错，只求共同进步。这是一个认识世界、成就自我的过程，即道德教育的过程。另一方面，如弗莱雷所说：“爱同时是对话的基础和对话本身。”[5]P39“我-你”对话中蕴含着尊重、信任、认同、关怀等多种爱的元素。同时，“说话总是要求有自由参与的勇气和放弃‘理所当然’的自信。”[9]对话还与勇气、自信等品质相关，并且能够涵养这些美德。因此，对话也是一种滋养美德的过程。那么，德育课程资源开发就应以学生的自我生成作为辐射点，将视角拓展到与其相关联的一切存在物上。
德育课程资源开发的结构由失衡到优化转变

“课程资源应具有三种不同的来源，也是制约课程的三种主要因素：其一是原生性来源——知识；其二是内生性来源——学生；其三是外生性来源——社会。”［10］这说明德育课程资源是作为一种具有知识性、主体性、社会性的整体结构存在的。布伯指出，对话是“我”与“你”相遇，共同步入“之间”领域，进行精神和灵魂的碰撞。因而，它自身就是一种彰显主体性、知识性、社会性的多元的德育资源，也是一种能够优化德育课程资源结构的媒介。师生确立对话关系，双方就一个道德话题发表各自的意见，在指出不足之处的同时，新的思想和观点也会随之衍生，教师如果把这些即时的创生性资源加以整理和分析，就会完善现有德育资源。作为对话参与者的师生依托对话可以培养彼此的反思与批判的意识和能力，培养彼此的交往与沟通的意识和能力，还可以引导彼此以“你”的态度而不是以“它”的方式看待一切存在物。这些品质本身就是一种潜在的德育资源。这些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充实现有德育资源，促进德育课程资源结构的优化。
（四）德育课程资源开发的氛围由封闭到开放转变

德育课程资源开发氛围与德育课程文化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德育课程资源开发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多元的活动过程，其依赖于一个多维且健康的环境氛围。德育课程文化的形成就为德育课程资源的开发提供了一种氛围，这种隐形氛围在对德育课程文化所蕴含的价值取向进行彰显的同时，会产生一种推进德育课程资源开发的力量。我国传统德育课程文化以工具性的价值观为导向，与之对应的德育课程资源开发氛围也是封闭僵死且缺乏人性色彩的。布伯指出，皈依“永恒之你”就是对话者要把世界上的一切存在物用与“我”平等的“你”来看待，而不是“为我所用”的“它”来看待。通过对话关系的确立，“教师与学生之间会建立一种合作关系，通过民主平等的参与式交流，共同挖掘德育课程文化所蕴含的道德价值、精神、意义，并共同创生新的德育课程文化。”[11]P206在这个过程中，教师付出自己的精力和情感，关注学生，响应学生的需要，尊重学生的独立性与主体性，尊重与爱的人性化气息蕴含其中，道德教育的意义也不言而喻。这样，对话展开的过程就是营造开放的德育课程资源开发氛围的过程。

三、布伯对话哲学思想关照下德育课程资源开发的可能路径
从布伯的观点来看，师生在建立对话关系的过程中，会受到很多直接或者间接的德育资源的潜移默化的作用，从而进行着“道德教育”。因此，对布伯的对话哲学思想进行分析为德育课程资源开发路径的探索提供了参考。
坚持“相遇”态度，介入德育资源生成场域


“场域”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学范畴，是由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的。它具体可指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或一种关系系统。“场域”与“教育”结合而形成“教育场域”，是指“在教育者、受教育者及其他教育参与者之间形成的一种以知识的生产、传承、传播为依托，以人的发展、形成和提升为旨归的客观关系网络。”[12]p54“德育资源生成场域”是指“教育意义的‘溪流’自然流动、汇聚与分享地方。”[12]p56它与“教育场域”的具体内涵是相似的，其特征都体现为关系性、文化性、冲突性、对话性。德育资源生成场域的介入，它要求的是内在的参与者，而不是旁观者。教师与学生需要坚持“相遇”的态度，尊重周围的一切存在物，树立积极参与对话的意识。而且，“任何被写进教材的知识背后存在的，并不是一个反射着冷冰冰的理性之光的冷冰冰的镜子，而是一个蕴含着丰富资源的精神生命世界。”[11]P106通过积极参与对话来实现“我”与“你”的“相遇”，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对德育知识所包含的关系性、情感性和情境性的东西进行深层次的感悟与理解，从而使双方共同介入德育资源生成场域。
确立“我-你”关系，捕捉主体间即时资源

布伯指出，人虽置身于“它”之世界与“你”之世界之中，但只有“我-你”人生才是真实的人生。“我”与“你”的“相遇”是一种精神世界的交融，这种交融具有一定教育意义，它会使对话双方受到精神的陶冶，进而提高其精神境界和品味。道德教育的过程就是“师-生”、“生-生”、“学生-文本”、“学生-自己”对话的过程，也是主体运用德育课程资源共同建构知识和人生的过程，更是一种使主体“成为他自己”的实践活动过程。对话正具备了这样一种品性。因为，师生对话是一种交互性的理解活动，也是一种意义生成的实践活动，这种理解和意义生成都是个体自我实现的重要影响力量。“教师在教学中能通过说理、激励、关爱达到效果的，就决不通过惩罚与讽刺获得。”[13]在道德教育的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与学生多方面的对话交流，了解学生，聆听学生，走到学生的心里面去。在这个过程中，双方通过对话关系的确立而产生的的信任、认同、爱都是重要的德育资源，教师应该运用职业敏感力适时的去发现这些即时资源，并加以捕捉。

形成“关系”思维，挖掘潜在德育资源

布伯指出，人处于关系的领域中才存在为人，人的发展在构成人存在的各种关系中才得以实现。个体需要认识到自身与周围一切事物的关系性，不再把对方看成是与自身相对立的对象“它”，而是与自己平等的“你”，这意味着个人思维方式与认知方式的转变。“对话仿佛是一种流淌于人们之间的意义溪流，它使所有对话者都能够参与和分享这一意义之溪，并因此能够在群体中萌生新的理解和共识。”[14]通过对话，师生敞开自我，放空自我，去接纳、体悟人世间的真情真意，从而对自己有更全面的认识。这个过程本身就包含着充满人性化的色彩和道德的意蕴，可以看做是一种潜在的德育资源。作为对话参与者的师生在“相遇”之后产生的新的理解与共识能够使彼此“成为他自己”，使彼此不再是原来的“我”和“你”，而是一个新的存在物：我们。“‘我们’不是个人的简单叠加，而是一种新的增殖，人性的增殖”。[15]这种隐含在对话过程中的具有德性的资源，需要教师保持教育的敏感性，及时的去挖掘。
（四）学会“关怀理解”，体悟当下德育资源

布伯认为，“我-你”相遇的对话人生才是个体应该追寻的生命意义之所在。在追寻对话人生的过程中，个体会敞开自我，积极的与周围一切存在物建立对话关系，这会促使其去理解、去关怀他人，去认真的对待现有生活。“对话是无固定答案的，是开放的，是双方共同追求理解、同情和欣赏的过程。”[16]“对话不能在居髙临下、盛气凌人的压迫土壤中产生，真正的师生对话需要深深扎根于平等和爱的坚实沃土中，在谦恭、信任和充满希望的氛围中自由成长。”[17]在这个过程中，教师不需要直接告诉学生怎样去关心和信任他人，只需要与学生建立一种关心的关系，从而演示如何关心。这可以看做是一种当下的德育资源，其关键在于蕴含关怀意味的师生间关心关系的建立。德国著名文化教育学家斯普朗格认为，“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传授已有的东西，而是把人的创造力量诱导出来，将生命感、价值感“唤醒”一直到精神生活运动的根。”[7]P73这就强调，教师要立足于当下德育课程资源以及德育课程实施的条件，通过对话与学生建立一种充满关怀理解的人际关系，培养学生关怀理解的生活态度，引导学生理性的感悟当下生活以及周边存在物对自己的意义。

综上所述，以布伯的对话哲学思想为关照背景开发德育课程资源不仅具有合理性，且为德育课程资源的开发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向。在布伯看来，“我-你”关系确立的过程具体可以理解为道德教育中师生对话关系建立的过程，教师需要消除周边阻碍对话的因素，打破师生交往的边界，创设师生交往的“边缘领域”，从而使“我”与“你”相遇在我们的“之间”领域，以实现彼此的自我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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